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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监利新闻》文学副刊，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为

主，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
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作品必须原创，不得抄袭、剽窃；
三、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读书

笔记、影评）为主，题材不限，5000 字以内，书法、摄影
作品不得超过 3幅；

四、凡向本平台投稿，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
五、来稿请附作者简介，不得重复投稿。
投稿邮箱：2548157223@qq.com

老屋青砖燕瓦、坐东朝西，与三叔家同
样低矮的三间瓦房前后而立地杵在村子的
中央。每天，几遍鸡叫后，太阳从东边照射
出来的第一缕阳光，会第一时间洒落在我
家那两个用几根细细的木棍支起的陈旧的
窗户上，沿着窗户格子几道细密而规整的
缝隙，渗进两个阴暗低矮的房间。

此刻，母亲第一个起床，随着母亲“起
来、起床了！”，几个哥哥先后穿衣起床。母
亲与哥哥们简单洗漱后便背着锄头或是拿
着铁锹扁担，在队长“出工啦、出工啦”的叫
喊声中上工去了。而后年幼的我也会极不
情愿地半睁着惺忪的睡眼跟着瞎子爷爷一
起起床，按照母亲的要求做好当天上学应
交的作业和打扫家里的清洁、淘洗好母亲
收工后回家做饭的米、菜。

那时我还小，母亲说此时的老屋是刚解
放时与伯父和幺叔分家时，用祖父母一身
勤扒苦做积攒下来的财富，买下本族兄弟
的一栋很大的几间几拖几厢房大祖屋的材
料所建造的。爷爷后来也说过，我家的祖
屋在当时，规模虽算不上最大，但也是盈尺
的房梁、杉木的阁楼、鼓皮、雕花阁门，石门
槛、石门凳、青石板铺设的院子和台阶，左
右对称的厢房、厨房，祖屋的规模在当地也
算是屈指可数。

爷爷奶奶留下的祖屋虽然很大，但分家
时正值土改时期，当时的区公所以修中学
为名，拉去了大部分的砖瓦和木料，剩下的
一些又由父亲兄弟三人平分，所以每家分
得的砖瓦、木料就更少了，因此每家都不可
能建造太大的房子。

盖好的老房子虽说不高不大，却也是堂
屋带两房、鼓皮加隔楼。左边的房间住着
父亲母亲，后面隔出一间厨房，右边的房间
前边住着我们兄弟几人，后面则隔出一间
小小的耳房，放置一张小小的木床，平常由
兄弟几人轮流居住，待爷爷来我们家生活
时，再当做祖父的房间。父亲有兄弟三人，
爷爷的晚年生活也由父亲三兄弟轮流照
顾，这便是我出生时的第一个老屋。

七十多岁的祖父每三个月来我们家生
活一段时间，而祖母在我还未出生时就已
过世。我知道祖父轮流在三家居住是父亲
与伯伯幺叔们商量好的。此时爷爷除了双
眼失明外，身体还算硬朗。记忆里，爷爷面
目和善，长年穿着个蓝色的粗布长衫，每天
杵着根细细的竹竿，在家中或门前敲敲打
打地摸索着做一些扫扫地面的灰尘、摆摆
凌乱的桌椅，还有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爷
爷对我这个最小的孙子也是最疼爱的。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时因兄弟较多，
而父亲又长年在外工作，一年到头也不能
回家几次；母亲又因生我时就身体多病，平
常除了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还要操持
一家人的生活，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照
顾年幼的我，所以，照顾我的重任便全部落
到了大我十岁的二哥和六十多岁的瞎子爷
爷的身上。是二哥和爷爷一把屎一把尿
的，用米糊将我喂养长大。

天有不测风云，我出生刚满月时，因邻
居家里失火、火势太大，风一吹将火苗吹向
了我家，正在门前摇篮睡着的我被从隔壁
吹来的火星不幸烧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不管是县城的大医院还是乡村的小诊
所，都没有治疗烧伤的特效药物的情况下，
看着被烧伤疼痛得日夜哭闹的我，爷爷杵
着竹竿，摸索着到十里八村为我讨要治疗
烧伤的偏方——江豚油（用江豚肉炼成的一
种油质的东西，当地叫江猪油，一种治疗烧
伤的土方），经过爷爷多次寻找，终于在一
较远处村子的一户人家讨要到了这一治疗
烧伤的江猪油，经过爷爷一段时间反复地

给我涂抹烧伤的地方，我身上的伤口才慢
慢好了起来。

记忆里，爷爷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有时
因眼睛看不见东西，有些事情没有做好，或
是有些事他想做又不能做时，爷爷会用手
猛打自己头部，嘴里则不停地骂道“这瞎子
怎么不死、怎么不死？活着害人！”每当看
到爷爷对自己又打又骂时，我和三叔家的
堂姐会很快地跑到他的面前，喊着“爷爷、
爷爷，快不生气了。”此刻爷爷便弯下腰来，
伸手将我们环绕抱住，并说爷爷不生气了，
此刻我看见爷爷那双没有光亮的眼中会溢
出几滴闪光的泪水，嘴里则反复地叨叨，

“我是生自己的气、我是生自己的气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尽管物资匮乏、粮

食紧缺，在爷爷、母亲、哥哥们的庇护下，我
的童年时光却是温暖的、无忧无虑的。极
端困难的日子里，爷爷、母亲、哥哥们吃糠
咽菜，但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为我开小灶，用
仅有的一点粮食，每天熬粥或者制成米糊
喂养我，竭尽所能让我能吃饱穿暖。

在第一个老屋中度过的那段童年时光，
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却给我留下了最
难忘的记忆。现在只要想起，心中就会涌
起一股股暖流漫过全身，让我倍感温暖。

记不清是一九七一年的一个秋天或是
初冬，平时身体看起来还算硬朗的爷爷，突
然在某天起床后说是身体不太舒服，想喝
点肉汤。母亲听罢，以为是因家里长年累
月看不到腥荤，加之祖父年老体弱，确实也
该增加点营养了，于是向隔壁的叔叔伯伯
借了几两肉票，早上赶到离家七八里路的
公社食品收购站买来几两瘦肉，在当天收
工后的晚上，为爷爷煮出了一碗香喷喷的
肉汤。那晚当我把肉汤端到爷爷床前时，
他特别高兴，当着我们的面将肉汤大口大
口连吃带喝地吃了下去，然后非常满足地
在床上侧身躺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到耳房的床前去喊
爷爷时，爷爷却再也没有回答我们，爷爷去
世了。随即，母亲把爷爷去世的消息告诉
了三叔和搬去另一墩台的大伯，大伯和三
叔来家里后，火速请人将这一不幸的消息
告诉了被下放本县某农场劳动的父亲。

父亲回来后，与伯伯、幺叔们一起商量
爷爷的丧事，几个人将爷爷从小耳房抬出
摆放在老屋堂屋的中间，三天后按习俗为
爷爷热热闹闹地举办了葬礼。村里的叔叔
伯伯抬着爷爷的棺木，从那间低矮的老屋
中出来，我哭着坐在爷爷的棺木之上，把最
疼爱我的瞎子爷爷送到了村子的南边那块
刚收完花生的墓地。

爷爷离开不久，哥哥们渐渐长大成
人，也相继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原来那
栋用祖屋改成的潮湿窄小的砖瓦屋实在是
太过拥挤了，导致好多说亲的媒人看见这
低矮的老屋就直皱眉头。父母亲无法，为
了哥哥们的婚姻大事只得考虑重新修房屋
的事情。

重建一座大一点的房子，也是全家人
多年的心愿，有时母亲连做梦也在念叨房
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家乡，要建
造一所新的房屋是多么不易。建房用的
建筑材料除了能从原来的老屋上拆下来
一些，砖瓦要靠队里每年冬季烧窑后给每
家每户定量分配一点，因此那时农户建造
一座新的房屋都需要经过数年的材料准
备。砖瓦等建屋材料比较容易解决，往往
经过队里几年分配给每家的数量加在一
起也能基本凑齐，就是再差点儿也能向自
家的亲戚或乡邻相互借点，以后再将队里
每年分给的砖瓦还给他们。但柱头、檩
条、石灰等建房材料就不容易筹集到了。

江汉平原的家乡，连山都不曾见，哪里能
产出砌墙用的石灰。虽然生长的树木也
非常高大粗壮，但那都是些只能做点农具
门框的杨树、柳树。那些树树干不直，树
结太多且木质疏松，不适合做建房用的柱
子、檩条。建房只能用砍伐后存放多年的
粗壮且干燥的杉树，这样的木料放在屋上
才不会产生潮气或被虫蛀。但杉树这样
的木料往往只有在丘陵及山区才能生长
得粗壮高大。因此在准备建房用的砖瓦、
石灰时，父母只得到处托人打听购买杉树
和石灰等材料。好在经过多方求助，不久
后终于听说湖南的某地，有现存的木料和
石灰出售，父亲立即从远在几十公里外工
作的单位请假回家，前往长江对岸的湖南
某地购买。

四五天后，父亲终于带回了从湖南购
买来的几根又粗又长的杉树和几十袋石
灰材料。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建造新房的砖瓦木
枓总算筹集得差不多了，只待一个农时稍
闲和雨水较少的时间，就可以开工建造我
们的新房子了。

新屋是将老房子拆了，在原来老屋的地
基上重建的，一样是和三叔的房屋前后而
居，房屋的朝向一样也是坐西朝东。大约
是农历的八九月份的一天，一大清早，父
亲、母亲请来了本族本房的亲戚和队里好
多的叔叔伯伯，他们在父亲连声的“辛苦
啦、抽根烟”和母亲倒茶送水的忙碌中开始
在老屋的屋脊上揭瓦，在山墙上拆砖，有的
站在地下接瓦递砖。其余的人则拿着铁锹
撮箕从我家门前的菜地挑来一担担湿湿的
泥土，将原来过于窄小的台基逐渐加宽加
高，让新填出的台基和原来的老台基完全
高低一样，接着开始新屋的下脚与建造。

经过亲戚和队里的叔叔伯伯们几天忙
碌，我家那栋高高大大的三间砖瓦结构的
新房终于建起来了，同时在紧靠新房南边
的山墙上又搭建了一个前面做饭后面可供
人居住的厨房。

新房刚一建成，就吸引了全村及路过
行人的目光、驻足观看，因为那是父亲从他
工作的县城带回的城郊农户房屋排队所建
的房子样式。尽管房子还是原来的青砖燕
瓦，但新房屋脊高耸，墙面也非常平整，特
别是两边房间的两个三页窗门的绿框大玻
璃窗户，把每个房间都照得透亮。而室内
也一改老房用的柱子、鼓皮支撑屋顶结构，
而是以两个大三角木架作为屋脊和檩子的
支撑，然后将三角木架放在面墙和座墙之
上，再用几根粗点的横檩把三角木架和两
堵山墙连接，增加抵抗风雨的能力，最后在
三角木架的下面用砖墙砌出房间与堂屋。
这样的房屋结构在当时的村里开创了新房
建造的先例。因此，老屋刚建好的几天，几
乎每天都有许多乡邻及小伙伴到家里围
观。他们有的啧啧称奇，更多的是对那两
个高大明亮的大玻璃窗羡慕不已。

刚建好的老屋，需要清理与收拾的地方
很多。父亲因建房已超假多日，只得立即
返回县城的单位上班。收拾、清理房子的
重任就落到了母亲、哥哥们和我的身上。
母亲、哥哥们利用每天收工吃饭或晚上休
息的一点时间，用撮箕从门前菜园新挖的
土坑挑来一担担泥土，然后一遍遍、一层层
将新加的台基加高加平和房间的地面铺
平，再用木板和板凳反复地在地面夯实，使
地面看起来非常结实平整。经过多日地努
力，我家的新房总算是大功告成，全家终于
告别了拥挤的日子，哥哥们都拥有了各自
独立的房间。

新房总算顺利落成了，正当全家高兴之

时，可能是对于新房子结构安全不了解的
原因，村里不知是哪位看房的叔叔或伯伯
随口说了一句，这房子修得好是好，也很好
看，就是少用了这么多的檩子与柱头，不知
道抗风性能怎么样，安不安全？

母亲一听这话，心里就像有块石头压
着似的，整天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每当刮
风或下雨的时候，就更加心事重重了。特
别是到了夜晚，听见外面的风声雨声，母亲
更加坐立不安，不论我与哥哥们怎么劝说，
她总是在床上辗转反侧，嘴里不停地念叨，
这鬼天气，快别起风啦，别下雨了！多少个
雨雪天气的夜晚，可能担心我与哥哥们的
安全，我看见母亲起床又躺下，躺下又起
床，默默地站在窗前双手合十，祈祷老天
爷，千万不要吹塌我们的房子。直到这年
冬天，安全度过了风雪雨天，我们的房子依
然安全地屹立在老墩台上，母亲才终于放
下心来，脸上又露出灿烂的笑容。那年腊
月，母亲从集市上买来一大捆本地栽种得
最多的枫柳树苗，趁着春节不用出工的几
天时间，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在老屋门前栽
上了一排排整齐的枫柳树苗。

枫柳树生长是非常快，没两年工夫，就
像是发疯似的，树干不断变粗、树冠迅速扩
大，门前枫柳树很快和新建的老屋一般高
了，浓浓的树荫把整个老屋掩映在一片郁
郁葱葱的绿色之中。

有人说绿色代表着生机与活力，也有人
说绿色代表希望与兴旺。就在门前的枫柳
树继续长大长高的时候，从一九七四年开
始，几年间哥哥们先后结婚成家，迎进了大
嫂、二嫂、三嫂，随后的日子，侄儿侄女也很
快在老屋降生，老屋迎来了他最热闹兴盛
却又十分拥挤的时期。

俗话说树大分杈，人大分家。为了缓解
几家人挤住一起生活实在不便的状况，从
二十世纪后期开始，先是大哥大嫂带着侄
儿侄女从老屋中搬去了邻村嫂子的娘家安
家落户。接着二哥二嫂又在本村离老屋不
远的南边建起了属于他们的新居。而母
亲、我和三哥一家也于一九七九年先后随
父亲进城工作和定居，那间刚建好了几年，
伴随我从童年走过少年的老屋，很快从拥
挤和热闹中平静了下来，从此默默地守候
在绿树掩映的老墩台之上。开始几年，父
亲、母亲也会在每年的年关或是亲戚们请
客之时，将老屋简单地收拾一下带着我住
上几天，而哥哥们会不约而同地一起来到
老屋陪陪父母。隔壁的邻里乡亲知道后也
会来家里坐坐、看看，同父亲母亲拉拉家
常。此时，空寂了多时的老屋，一下子被忽
然而来的说笑声塞满。也许是沉默得太久
了，老屋一时间竟兴奋得吱吱作响，老屋也
迎来了它最后几次的高光时刻。后来，随
着父母渐渐老去，我与父亲母亲回来的时
间也就越来越少了。直到父母相继离世，
老屋再也没有过它曾经的热闹与辉煌。

如今，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曾经高阔
宽敞的老屋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场百
年不遇的长江特大洪水中化为了泡影。墩
台上曾经青砖黛瓦的三间小屋，早已被堂哥
与二哥建成并排两栋高高的二间二层的小
洋楼房所取代；门前母亲与我曾亲手栽下的
一棵棵高大的枫柳树已被二哥、堂哥用作了
新建房屋的材料。但老屋那曾经辉煌的样子
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想起老屋，心情
总无比激动与温暖，从前的往事，就像旧时的
电影胶片一样快速地在脑海中回放。老屋里
有我快乐的童年，承载了我太多的欢乐与梦
想，那里留下了我与哥哥们的兄弟情谊和父
母亲一生的艰辛与沧桑。老屋不仅是我生命
的起点，它更是我心灵的归宿。

老 屋
□ 杨朝贵

三夏时节无闲人，老老少少都上阵。
一阵阵轰鸣声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

邻居在菜地里用电动喷雾器打除草剂。偌
长的喷雾杆横扫厢面，一个来回就打完了
几厢田。就这么扫过去又扫过来，一长块
地几下就扫完了。我不禁感叹，真快！

三夏时节也是小虫子最猖獗的时候，农
作物正处于茂盛阶段，小虫子从中蚕食。
人们就采用农药消杀。我不时回忆着伟人
的诗句“华佗无奈小虫何”“纸船明烛照天
烧”。时光反复，人们一直使用药剂治虫。

芒种过了夏至节，亲家有话田边说。夏
收、夏种、夏管，农事生产一环套一环。如
有疏忽，或者打药不当，就造成农作物减
产、绝收。我对打药治虫有着一段难忘而
有趣的经历。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集体生产闹得
热火朝天。由于种种原因，我已早早下学，
干起了挑不动、捡不起的农活。只是凭着
年轻、纯朴、肯干的情怀，接受生产队长的
安排，干着或重或轻的生产劳动。那年月，
我们小队有下放的“五七干校”人员，他是
来自大武汉的知识分子。瘦长的个子，戴
一副眼镜，人们叫他“老金”，他们夫妇俩在
我们队落户，队长安排他俩车水（小水车），
他们就各用一双手拉着“车把手”，一仰一
拜，一前一后，非常吃力地拉着水车。“看
喏、看喏，老金那样车水！”人们经常笑话
他。我刚下学，也干不起、干不好一些农
活 ，人 们 也 送 给 我 一 个“ 雅 号 ”——“ 老
金”。从此，我也被那些年轻姑娘戏称为

“老金”。
生产队的“双抢”（抢收抢种）一派轰轰

烈烈的景象，男女老少都参战。县里还派
来了工作队下乡支农，说是一个月时间。
派在我们小队的是县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

小朱。我清晰地记得，自己由于出身正，思
想好，纯朴肯干，当上了生产队的民兵排
长，人们又戏谑我“曾排长”。

“赶晚”（抢插晚稻）的大忙季节到了，
正值盛夏，暑热难熬。趁着清晨的凉爽，我
不得不早起。“曾排长，我和你分厢去喏！”
随着小朱的喊声，我拿着长长的绳索和标
尺，随他一起到水田分厢栽标记，以便劳力
下田按厢操作。我顺着拉好的绳索把一路
秧苗栽得端正笔直，田间均匀地划分出一
厢一厢的长长田块。白水青秧，界线分
明。我和小朱走在田埂上，只见他高卷的
裤腿下，白皙的皮肤上印着被太阳晒红的
痕迹，还有几处留有蓝药水的疤痕。他说
是被蚂蟥吸血引起的小红坨，奇痒难忍。
后来的日子，我和小朱一直重复昨天的故
事。早早起床去水田里分厢。

吃过早饭后，我的事就是打药治虫（农
村俗称“打药水”）。这是生产队民兵排长
的正经事，那大片大片的棉田和水稻田里
留下了我的串串脚印。

在白田里打药还算是轻松的农活。我
背着一个单式小药水桶，在地上“筑气”，再
喷雾。循环反复，直至打完一桶水。我牢
记父亲的嘱托，不玩心计、不偷懒。什么

“雪花盖顶”，什么“盘根打顶”等等，每个枝
叶都打到位，保质保量做好自己的事。但
也有人玩心机，敷衍塞责。当地流传着这
样的顺口溜：肩上背个筒，手里捏条龙。只
顾往前走，不管队里穷不穷。那时使用的
大瓶农药，什么甲胺磷、三氯杀螨醇、1605、
1059 等等，有的是进口的昂贵剧毒农药。
随意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

后来生产大队有了一台机动喷雾器。
大队民兵连长组织各小队的民兵排长集中
到每个小队打药，上十人合作。有的抬机

器，有的拉管子，有的掌龙头。它的威力真
大，一扫就是一大片。真是“要扫除一切害
人虫，全无敌。”一个生产队一天下来，重点
田块就可完成施药任务。

大集体集中力量办大事何尝不可？为
了按时统一行动，我们的中餐就是“AA
制”，各小队的民兵排长轮流安排生活。大
家各献手艺，备好饭菜，图个温饱。虽然自
己掏钱，却也心情舒畅。大伙都被一种纯
朴的感情融合在一起，从未想到找生产队
报销。就这样轮流到各小队打药，轮换“派
饭”，打药治虫干得“风生水起”。

那时的生产大检查真是雷霆风火，刻不
容缓。一个通知说干就干。一天晚上，天
气燥热。接大队干部通知，上级来人检查，
近期棉田害虫肆虐，今晚必须喷施“六六六
粉剂”。我迅即穿好长袖衣裤，给喷粉器灌
满“六六六粉”，趁着皎洁的月光，在棉田里
轰轰轰地喷施起来。身旁的手车、脚车也
哗啦啦地响。咚咚咚的扯秧声一阵紧似一
阵。寂静的田野好不热闹。“你郎看唦，我
们各个小队都在行动，扯秧的、车水的、打
药治虫的，大伙忙得只滚的！”听人说，有大
队干部这样汇报。随着检查人员离开，人
们手里的农活停了下来，喧闹的田野恢复
了平静。大集体的热闹就是这么有趣！

我在生产队参加了两三年劳动，经历了
大大小小的农活，对身心都是一次磨炼。
正当我在排长的岗位上悉心努力之时，不
知不觉中走向新生活。一个夏夜的晚上，
生产队召开群众大会。小队长大声公布：
他（指我）不再担任民兵排长，大队另有任
用。排长由某某人接手。有年轻姑娘又开
起了玩笑：哈哈哈哈，“老金”的排长撤销
了。转眼到了秋天，我从生产队走上了大
队小学的讲台，开启了我人生转折的新征

程。
分田单干了，我似乎更忙了。那时既教

书又种田。人们比以前更看重打药治虫，
择时择药，一点也不含糊。只是我肩上背
着的是“双带背伏式喷雾器”，虽然是手揺

“筑气”，可以一边打气一边喷雾，直至一桶
药水打完。新式喷雾器大大改进了，轻省
方便。我时常在水田白田的农作物地里穿
梭，两肩上的“红槽印”记录着打药的艰
辛。身背一桶药水，黄布带紧勒在汗湿的
肩膀上。在其胸深的中稻间行走，头顶烈
日，脚踩烂泥。水稻的剑叶把我的手背划
出一道道血痕，每一步都是负重前行。单
纯的心里巴望着在虫口夺丰收。

那个时期，滥用农药的现象严重。人
们不按什么比例，抓起瓶子就倒。大量药
水随着雨水放入河流，河水逐渐变得龌龊
不清。

随之而来的是电动喷雾器，相比之下
操作更轻松，只需充电就可以使用。两米
长的“烟档杆”左右横扫，“鞭长可及”，轻快
便捷，一桶药水就可喷一亩田。只是那阵
阵的轰鸣声伴随人一路前行。

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代。农业技术不
断普及，人们的环保意识随之增强，生态环
境不断改善。雀鸟增多了，害虫失去了往
日的疯狂，田间护绿治虫讲究适时、适量、
有效。由于推行土地集约化，承包大户成
片的田块采用无人机打药，更是技高一筹，
多快好省，科技赋能。

而今我已退休，居住农村。我虽然没
有下地干活，但家里的那块菜园时常有我
背着喷雾器打药治虫的身影。那里有一片
蔬菜和黄豆，那里是我家的劳动教育基
地。治虫平凡事，但体现的劳动精神依然
闪光！

三夏时节治虫忙
□ 曾繁华

笔墨映初心 银发传薪火
□ 常尧阶

8 月 20日上午 10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80周年——
监利革命老区书画作品展”在武昌红巷美术展览馆隆重开
幕。此次展览由监利市老年书画研究会、监利市老区建设促
进会、监利市老年大学主办，监利市老年书画研究会武汉分
会、武汉监利商会联合承办。来自武汉、监利、益阳等地的
嘉宾、文艺界代表和监利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各分会代表及
监利市老年大学师生代表共 200余人参加开幕式。本次展
览汇集百余幅书画力作，生动再现监利革命老区抗战岁月
的峥嵘历程，彰显新时代老年人以笔墨传承弘扬红色精神
的使命与情怀。

监利是革命老区，也是“湖北省书画艺术之乡”，此次展览
体现了书画创作与红色文化的融合。展出的作品都是银发书
画家们的初心力作，他们以墨言志、以画寄情，将厚重的抗战
历史和深厚的家国情怀，都融入到了一幅幅书画作品里，记录
下监利那段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

展陈厅内，一幅幅作品静默如诗，却涌动着跨越八十
年的历史回响。书法笔墨遒劲而蕴藉温情，字句间饱含
对英雄先烈的深切怀念；写意山水则将今日监利丰饶沃
土与洪湖万顷碧波尽收卷中，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艺术
对话。

本次展览既是弘扬监利光荣革命历史，更是“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的生动实践，为青少年了解革命老区、铭记历史、
传承红色精神提供了深厚载体。未来，将继续汇聚和发挥银
龄群体的艺术智慧与经验优势，让红色笔墨常读常新，让红
色精神代代相传。

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监利
革命老区书画作品展有感

洪湖西岸忆烽烟，翰墨凝情八秩前。
银发挥毫书壮志，丹心绘纸记英贤。
青石板印英雄迹，焦墨山藏岁月篇。
莫道桑榆春已暮，传承薪火意正燃。

铜钱草
□ 田时红

沉沦于铜钱草的绿意盎然中，已悄然不知何时。只记得
是一袭红袖为我递来细细的一束铜钱草，告诉我，会议室该养
几盆绿植了。铜钱草恰如小五角硬币大小，却也欣欣然地摇
曳着纤巧的身体，顶着硕大的叶片，惹人生出无限怜爱来。一
绿一红，相得益彰。会议室便添了几缕生机，平淡的生活也添
了些许趣味。

仓库易址是意料之外的，十年前的计划是有生之年不
会再换仓库的，真应了计划赶不上变化。新仓库是原楚天
粮油机械厂。老父亲很开心，毕竟新仓库面积大到无法想
象，联想到这是一座如旧时计量粮食之升子状的空间，前
宽后略窄，由西进抵东略 200 余米，进出工作常以自行车
代步。仓库换新了，铜钱草也该跟着搬新家了。

和铜钱草一路走来的，还有一个碓窝子。这个碓窝子是
麻石雕琢而成，时光留下的，除了落寞，还有口沿上浅浅的缺
失，似一位牙齿脱落的耄耋老者，静静地坐在墙角已是很久
很久。

老父亲不知从哪里挖来一桶黄泥巴，倒入碓窝子底端，我
也把江滩淘来的几枚鹅卵石安于其中。小心翼翼地从不忘初
心瓶中取出铜钱草，栽种在碓窝子里，盛满水。小小的几株铜
钱草在碓窝子摇曳，便显得很单薄了。

老父亲顺理成章地成了新仓库的主人，起居于门卫室
中，司掌公司每日进出。也开始关心着铜钱草的生长。添
水成了常态，偶有野生植物悄然入侵，也逃不过老父亲的
眼睛，一只长满老茧的手略施功夫，便还给铜钱草一片清
净。

铜钱草渐入人意，日见繁茂起来。不经意间，碓窝子便略
显拥挤了。只是铜钱草的叶片始终很小，且绿意甚浅。老父
亲便开始关心起铜钱草的营养来，常在我耳边唠叨。父亲对
自己的饮食从不挑剔，简单到极致，却对一窝铜钱草如此上
心，我的内心便生出些许匪夷所思来。

突然有一天的早晨，老天爷阴沉着脸，华容路上的树枝
纹丝不动。我例行来到公司，远远便望见碓窝子里的绿意已
经荡然无存。赶上前细看，铜钱草的叶片早已枯萎，底下的
水浑浊，散发出腐烂的味道，几个牛奶盒子散漫地围在碓窝
子脚下。初步判断，应该是老爷子把牛奶作为营养液进行灌
溉的杰作。这时，老爷子蹒跚着挪过来，满脸愧疚地告诉我，
想给铜钱草施点肥，听说牛奶营养丰富，不承想弄巧成了拙，
坏了大事。我赶紧安慰老爷子，铜钱草本来经不起富贵，一
点土壤，或者一盆清水，便能野蛮地生长，繁衍，活出自己的
精彩来，你一定要把他泡在牛奶里，违了章法，那便是铜钱草
的劫数了。

有好友听闻此事，红唇里生出几许唏嘘。直言植物亦如
人，不可太宠。并告诉我，属于自己的再找回来啊。我便生出
满怀期待来。

不几日便收到快递。打开纸盒，一束铜钱草便欣欣然地
望着我，仿佛在说我回来了。

喊来老爷子，我将碓窝子里板结的土移出来，换上刚收割
完油菜后疏松的土壤。满上水，将铜钱草所有叶片及大半部
茎部剪除，浅浅地植入其中。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地来到碓窝子旁，根茎间便已有几枚
铜钱草冒出头来，小小的如精灵般偷窥着这个世界。以后的
每个日子，都有新的叶片冒出来，而先出来的叶片则日渐见
大。礁窝子里又热闹起来了。油然而生出铜钱草生命力真旺
盛的感叹！

今年六月的雨水比往年似乎多了起来，这窝铜钱草也是
赶上了好的年头。眼前的铜钱草叶片，真的已如铜钱般大小
了。当雨珠在铜钱草的叶心里泛出晶莹的光，或静或动，都生
发出一种纯洁的静美来。

老父亲端来一把老木椅，静静地看着眼前的铜钱草，一只
粗壮的手伸过来，却不忍触碰，手的古铜色与碓窝子表面的凹
凸相映，沧桑交集，而铜钱草的盎然绿意与雨珠的曼妙相映成
趣，几辆车驶过，溅起的浪花如音频线飘过，人间自是永远有
勃发的生机。


